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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古拉玛山口的风
雪，使我屹立

险峻的高山，矗立于斯姆哈纳边防

连四周。在崇山峻岭间巡逻的日子，成

了刻在连队官兵心中难忘的记忆。

中士杜李陈笔下的诗歌，不少与巡

逻有关。《冰河》诉说了杜李陈一次巡逻

时的艰险经历——“冰与雪交织/交织

成一只猛兽/河水流得那样快/想大口

将我吞没/昏沉中的我/听到战友焦急

地呼喊……”

那 年 ，一 场 暴 风 雪 席 卷 了 斯 姆 哈

纳 。 风 雪 渐 停 后 ，杜 李 陈 和 战 友 们 一

起 踏 上 了 白 雪 皑 皑 的 巡 逻 路 。 目 标

是 天 山 深 处 的 伊 尔 克 什 坦 山 口 ，也 是

距 离 连 队 较 远 的 山 口 ，杜 李 陈 第 一 次

前往。

途中，队伍要经过克孜勒苏河。过

河的桥由牧民搭建，没有护栏遮挡，仅

是几块薄薄的水泥板。除了巡逻官兵

和牧民，那里很少有人走过。为了保证

安全，大家快速跳下马，牵马过桥。

杜李陈朝着河面望去，厚厚的雪层

白得发亮。他知道，雪下面的冰层还没

有冻结实，冰层下是湍急的河流。他有

些 紧 张 ，胸 口 随 着 一 次 次 深 呼 吸 起 伏

着，双手也把缰绳拽得更紧了。

桥上有一层积雪，人和军马踩上去

发出的咯吱声响，在寂静的山谷间传得

很远。杜李陈在队伍中间，跟随着战友

们的节奏走得很小心。可意外还是发

生了，军马走在桥面上有些不安稳，一

晃头扯动了缰绳，杜李陈脚下的步子没

稳住，身子一歪朝着河面倒去。几乎是

一瞬间，他半个身子栽进了冰窟窿。好

在他拽着缰绳的手没有松开，身后战友

一把将他拉了上来。

寒气侵袭着杜李陈，似乎要将人冻

透，他一度处于昏迷状态。由于抢救及

时，杜李陈并无大碍，可此事之后，他总

有些提不起精神。除了有点后怕，杜李

陈更感到懊悔：“战友们那么信任我，我

却拖累了大家……”

那次巡逻，拉起杜李陈的是一级上

士黄正涛。黄正涛明白杜李陈的心情，

一有时间就把他的诗翻出来，同他回忆

诗里的场景，也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杜李

陈听。

“班长，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看

着黄正涛手上那深深浅浅的疤痕，杜李

陈有些心疼。作为入伍 16 年的老兵，黄

正涛参加过上千次巡逻，也有过许多惊

险一刻，哪里的坡最陡，哪个山口风最

大，他对斯姆哈纳的一草一木、一山一

石再熟悉不过。

“起初我也害怕巡边，尤其在冬古

拉玛山口，狂风一场接一场，吹得人都

摇摇晃晃。”一次巡逻路上，黄正涛和战

友 被 暴 风 雨 困 住 脚 步 ，躲 在 一 块 山 石

下。

等待雨停的时候，为了维持体温，

几名战士紧紧团成一个圈。时间变得

那 样 漫 长 ，就 在 黄 正 涛 有 些 绝 望 的 时

候，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飘了过来。

那是护边员布茹玛汗·毛勒朵和她

的儿子。前往冬古拉玛山口的路上，巡

逻官兵会经过布茹玛汗大妈的家，而久

久没有等到战士们的布茹玛汗放心不

下，赶来寻找。她把怀里揣着的干粮，

赶忙塞给又饥又寒的战士们。

后来，雨小一些了，布茹玛汗带着

巡逻战士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出去。也

就是那一天，黄正涛觉得自己没有理由

不留在这里。

听 完 黄 班 长 的 经 历 ，杜 李 陈 眼 中

闪 着 光 。 他 再 次 提 笔 ，写 下 一 首《屹

立》：“ 冬 古 拉 玛 山 口 的 风 雪/将 我 打

碎/留 下 一 道 道 伤 疤/冬 古 拉 玛 山 口

的 风 雪/使 我 屹 立/你 朝 我 走 来/佝 偻

的 身 影/匆 匆 的 步 伐/成 了 我 坚 守 的

理由……”

在斯姆哈纳“屹立不倒”，成为杜李

陈戍边的新愿望。几年过去，如今的他

已经能在巡逻时帮带新兵，是战友们心

中“山一样的存在”。前些日子，连队组

织官兵看望年事已高的布茹玛汗。“大

妈，这是咱们连队的年轻战士杜李陈，小

伙子肯吃苦，很优秀！”黄正涛向布茹玛

汗介绍杜李陈。杜李陈上前握紧布茹玛

汗的手：“大妈，我写了首关于您的诗，念

给您听……”

只要一直朝着光，脚
下皆是坦途

诗歌，与上等兵郝炎杰一路同行。

入伍前，他在地方大学读研究生，是个喜

欢写诗的阳光男孩。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从西藏当兵回来的学长，被边

关的故事深深吸引，便主动报名参军。

刚来到斯姆哈纳边防连时，郝炎杰

总是跃跃欲试。执勤站哨、操课训练、

课堂教育……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新奇

的。那段日子，他写下的诗大多与边防

美景有关，微风中摇曳的高原红柳，村

落里升起的袅袅炊烟，草场上归圈的雪

白羊群……浪漫的词汇流淌于他的笔

尖。

可没过多久，郝炎杰饱满的情绪渐

被消磨。不仅体能训练跟不上战友的

步伐，内务卫生总被班长点名批评，就

连 他 一 直 引 以 为 傲 的 诗 歌 也 反 响 平

平。有战友直言，诗挺美的，就是缺了

点边防军人的味道。

失 落 的 情 绪 裹 挟 着 郝 炎 杰 ，他 甚

至觉得，自己啥也干不好，在连队越来

越 没 存 在 感 。 他 的 诗 也 在 悄 然 间 变

了 ，笔 下 的 景 色 从“ 彩 色 ”变 成 了“ 灰

色”，多是问号结尾的语句，流露着他

的忧思与困惑。

直到他看到二级上士梁飞的一首

诗——《向阳坡》，一束光突然照进他有

些黯淡的内心。

“高原山巅/狂风与砂石共舞/山顶

投下一束光/拽着山脚下的我们/向上，

向上/攀爬，攀爬/于是/陡峭的山坡/留

下了一行行战靴的底印……”梁飞的作

品在连队小有名气，他告诉郝炎杰，诗

的背后有个故事。

那年，梁飞带队在海拔近 4000 米的

山口施工，在异常陡峭的山坡，战友们

扛着水泥，脚踩碎石，咬着牙攀爬。梁

飞说：“腿不一会儿就酸了，开始打颤，

到了山顶，好多人嘴唇黑紫黑紫的，要

缓一阵子才行。”

变幻无常的天气让大家吃了不少

苦头，让梁飞印象最深的是一场狂风。

飞沙走石好像从天而降，突然向前进的

队伍砸来。梁飞让大家赶紧趴下，可在

最前方的他没能顶住风沙，脚一滑摔在

了山坡上。为了不撞到战友，梁飞手脚

并用使出浑身力气扒住地面，双手也被

石头划出了大口子。

“尽管任务中总有些‘小插曲’，但

一年多来，没有一个人掉队。”梁飞觉

得，一束来自山顶的光始终牵着大家。

竣 工 后 ，战 友 们 将 此 地 取 名 为“ 向 阳

坡”，梁飞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在

家乡中学任美术老师的梁飞妻子读了

诗后，特意将大家在向阳坡奋战的场景

绘成画作，寄给梁飞。

看着画中战友们咬紧牙关的样子，

郝炎杰陡然间也有了“向上攀爬”的勇

气。不久后，因为训练成绩进步明显，

他担任了连队的升旗手。那天冲坡训

练，他举着红旗率先登顶。挥舞着红旗

为战友们呐喊助威，那一刻，他似乎明

白了，奋斗的路虽然坎坷，但只要一直

朝着光，脚下皆是坦途。

有了踏踏实实的努力和付出，郝炎

杰 的 诗 歌 也 有 了 刚 毅 和 坚 强 的 味 道 。

诗歌展中，他的一首《追光》吸引了很多

战友驻足：“五角星的光/我追逐的光/

站上升旗台/旗子扬向天空/视线变成

红色/最后一缕阳光撤退之时/热腾腾

的浪/依旧在心中翻滚/向东望去/家乡

的亲人/我就在你身后……”

逆风飞驰的我，终于
有了荣誉的勋章

跑步和写诗，是下士李浩然最喜欢

的两件事。有时灵感没了，围着操场或

是在山脚下跑步，李浩然会突然想出几

个金句。

爱 上 跑 步 ，李 浩 然 说 是 因 为 他 曾

经 的 班 长 常 刚 。 刚 来 部 队 时 ，李 浩 然

体 能 有 些 弱 。 常 刚 提 醒 他 ，在 边 防 当

兵，没有“铁脚板”是不行的。在李浩

然眼里，班长就是“铁打的人”，一个人

能扛起好几个“硬核”课目，跑起来更

是身姿矫健，像一阵疾风，他怎么也追

不上。

“追不上就练！”常刚带着李浩然一

圈一圈开始跑，刚上来就是 5 公里。李

浩 然 并 不 喜 欢 这 种 感 觉 ，肺 部 快 要 炸

裂，脚下仿佛坠着铅块。“班长，我到极

限了。”最初，李浩然总是忍不住想停

下。

“在高原，跑步能锻炼你的体能，还

能培养你的韧劲，坚持住！”在常刚的陪

伴 和 鼓 励 下 ，渐 渐 地 ，李 浩 然 的 脚 步

变得轻快。寒来暑往，李浩然爱上了奔

跑，步伐甚至能紧紧“咬”住常刚。

然 而 有 一 天 ，常 刚 却“ 停 下 了 脚

步”。那一年，常刚被确诊为膝盖韧带

拉伤，做了手术。跑不快了，不能参加

高强度训练，更不能承担巡逻任务，常

刚不想成为连队的“负担”，咬咬牙决定

离开。

退伍那天，常刚从兜里掏出一个牛

皮本，递给早已泣不成声的李浩然：“写

了好诗记得告诉我！”李浩然不知说什

么，眼睛湿漉漉的，只是一个劲点头。

常刚曾经一直是连里的训练尖子，

却在多次比武中因种种原因与第一名

失 之 交 臂 ，李 浩 然 决 心 弥 补 班 长 的 遗

憾。

军分区组织的“西陲卫士杯”比武

近 在 眼 前 ，李 浩 然 争 取 到 了 参 与 机

会。跑步是他的强项，为了拿冠军，他

像是“长”在了训练场上，一次练到腿

脚 发 软 ，险 些 一 个 趔 趄 与 操 场 来 了 个

“拥抱”。“比武准备得咋样？有没有受

伤？”常刚时常打来电话，叮嘱李浩然

注意休息。

那段时间正值夏季，日日挥汗如雨

的李浩然，体重掉了整整 10 斤。比武开

赛仪式上，李浩然是走在队伍前面的擎

旗手，喊着“西陲卫士，所向披靡”的口

号，他觉得自己和常班长一样，也是“铁

汉子”。

“班长，我拿第一了！”当天，李浩然

取得了 5 公里武装越野的冠军。在家中

焦急等待的常刚听到消息后，连说了几

个“好”字，语气有些哽咽。

当晚，李浩然写下这样一首诗——

“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下/从绿意盎然

到山川冰河/跑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季

又一季/亲爱的班长/逆风飞驰的我/终

于有了荣誉的勋章……”

写在“西陲第一哨”的诗歌
■赵晓清 陈 茜 王哈剑

手里拿着无人机零件，西部战区某

旅中士贾旺旺伏案琢磨着改装方案。桌

子上，散落着一张张被他揉得皱巴巴的

草图，还有几本关于计算机编程和无人

机原理的书。

在高原驻训的帐篷里，贾旺旺连续

几天埋头于无人机改装任务。

高原的寒夜，帐篷外弥漫着冰冷的

湿气，霜凝结在坚硬的土层上。一阵风

顺着帐篷的缝隙透进来，冷飕飕的。

“我知道了！”卡在思路里的堵点好

像被疏通了，贾旺旺瞬间有了新点子，

又一手举着模型一手握着铅笔开始勾

勾画画。

几天之后，贾旺旺改装的无人机在

演训场上“一展身手”。

那天实在太冷，贾旺旺趴在地上隐

蔽，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上，这片冰冷

大地瞬间就吸走了他身上的暖意。

“操作手，放飞无人机！”收到命令，

贾旺旺操纵无人机在任务地域迂回穿

梭、上下翻飞，很快完成预定任务。

那一刻，他兴奋地攥紧了拳头。训

练任务结束后，班长递来了装着热水的

水壶让他焐手。高原的老兵都这样做，

能让手慢慢回温。

入伍以前，贾旺旺就喜欢研究无人机

和航模，还是市航模协会成员。因为对无

人机的痴迷，他从步兵班被调到了无人机

班。连长特意嘱咐他：“好好干！争取给

咱们的训练带来点突破。”贾旺旺将话记

在了心里，一点点测量参数、改进装置、反

复调试……很快有了不少新成果。

不过上高原以后，研究无人机变得

更难了。因为气压、低温等原因，无人机

的续航能力变差，巡航情况也不稳定。

有一回，就在他操作无人机降落时，来了

一 阵 疾 风 ，失 控 的 无 人 机 突 然 向 他 飞

来。快速转动的旋翼划破了他的小腿，

留下了两道 10 厘米长的疤痕。

然而，贾旺旺始终没放弃，每天抱着

无人机在训练场跑来跑去。尽管高原有

着漫长的寒冷季节，但每次放飞无人机

时，他都觉得身体里的热血在沸腾。

比起在平原，贾旺旺有时感到记忆

力变差了，于是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笔记

本，一有想法就赶紧记下来，生怕忘掉。

在战友们眼里，常常在外风吹日晒

的贾旺旺好像是连队最黑的那个，大家

有时开玩笑说他的脸像被烟熏过。除了

脸，他的手也生了冻疮，天气一暖就痒得

钻心。班长从卫生连开了不少药膏给

他，但他有时忘记抹，还总说：“咱们高原

的兵，这点小伤不叫事。”

又一场训练任务，贾旺旺改装的无

人机再一次腾空而起，如同他飞翔的梦

想。

下图：贾旺旺在改装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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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诗人周涛曾说：“穿过军装的人，就忘不了，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
月。”对边关军人来说，戍守边防的岁月因其使命的光荣和职责的神圣，而深深
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甚至融进血液中。

诗能抒情，诗可咏志。许多边防官兵喜欢将自己或是战友的故事写进诗
歌，记录他们怎么也忘不了的岁月。

在“西陲第一哨”斯姆哈纳边防连，每半年，连队便会收集一次官兵的诗

作，举办一场诗歌展览。学习室里，一首首由连队官兵创作的诗歌被写在纸
上，夹上夹子，穿上线绳，整齐悬挂。有人伫立在一首诗面前，读着读着红了眼
眶；有人将喜爱的句子誊抄下来，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万千豪情，走笔成诗。官兵的诗里充满苦与乐、英勇与忠诚、青春与奉献，
还有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让我们走进斯姆哈纳边防连，体味官兵诗歌中
那些忘不了的守边岁月。

天山山脉，霁日照耀着汗腾格里峰，

大山更显高耸。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木孜边防连的官

兵一早踏上了巡逻路。这条路并不好

走，随着海拔的升高，有密林、泥滩、雪地

种种地貌，似乎有意让官兵体验一年四

季里的天气变化。

日正当头，忽然一阵狂风吹过，卷

起无数雪片，大家脸上刀割般疼。巡逻

已近 3 个小时，他们还未到达预期的山

峰。走在队伍前方的上等兵刘谷禁不

住 回 头 大 喊 了 一 句 ：“ 谁 走 在 了 最 后

面？走快点！”列兵程焘怔了一下，没有

回答，继续埋头行进。因为前段时间刚

刚患过一次感冒，他的状态不佳，一直

落在队尾。

这一幕场景，被一级上士常凯雅注

意到。中途休息时，常凯雅在刘谷身旁

坐下：“谷子，你知不知道咱们连‘兄弟

树’的故事？”刘谷摇摇头。

常凯雅回忆起往事。这里气候寒

冷，木扎尔特冰川常年不化，牧民称木孜

边防连为“冰川哨所”。一年冬季，气温

降到-35℃，大雪封山，四处一片白茫茫，

几位战士患上了雪盲症。于是，常凯雅琢

磨着种点树：“树长起来了，营区就会多些

颜色，对改善大家的视力也有好处。”

可耐寒的种子去哪里找？缺氧、少

水、低温……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

为“生命禁区”。就在常凯雅一筹莫展之

时，一次整修营区，他无意间发现一个石

头缝里竟然奇迹般长着两棵小树苗。

经连长同意，常凯雅和战友们把这

两棵小树移植到营区的院中央，用石头

垒好坑围，悉心栽培。那个冬天格外漫

长，小树移植后不久，当地又下了一场大

雪。据说在数百公里外的县城，有房屋

被大雪压塌。但在木孜边防连，两棵小

树没被风雪吓倒，反而随着大地的解冻

愈显葱茏。

次年春天，常凯雅惊奇地发现两棵树

的枝干竟然缠绕在一起，胳膊挽着胳膊似

的。此后，不知是哪个战士最先命名，木

孜边防连所有人都叫它们“兄弟树”。

这是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兄

弟树”逐渐成为木孜边防连团结精神的

象征。

环境越艰苦，战友情谊越深厚。讲

完“兄弟树”的故事，常凯雅问刘谷：“你

说，咱们‘冰川卫士’之间，最珍贵的是什

么？”刘谷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顶了下班

长的肩膀说：“战友情嘛。”

中午野外就餐，刘谷主动帮程焘加

热食品，并在他耳旁小声叮嘱着什么。

下午的巡逻路上，一场山雨劈头盖脸砸

下来，河滩地泥泞，刘谷拉起程焘的手

一起冒雨前行。走在一旁的常凯雅看

到他们肩并肩的身影，眼前仿佛出现了

营院里的那两棵“兄弟树”，一抹笑容挂

上脸庞。

冰川哨所的“兄弟树”
■翟 茂 本报记者 王德赛

边 关 风

今日戍边人

图图①①：：年轻战士坐在山头年轻战士坐在山头。。

图图②②：：护边员布茹玛汗护边员布茹玛汗··毛勒朵毛勒朵

向巡逻官兵介绍冬古拉玛山口的情向巡逻官兵介绍冬古拉玛山口的情

况况。。

图图③③：：梁飞向战友讲解妻子的绘梁飞向战友讲解妻子的绘

画作品画作品。。

图图④④：：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乘马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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